




第一版：搭架

"当年参加创作的那一群人，都觉得那一次的工作好像一次怀孕的心情和喜悦，又像恋爱。我丢给演员一粒种子，演员们就去全心全意孵蛋了"

1983年11月30日，年轻的戏剧导演赖声川在自家客厅里宣布，话剧《暗恋桃花源》剧组成立。这是赖声川创建的表演工作坊的第二出戏，而他此前与李立群、李国修合作的表演工作坊处女作、相声剧《那一夜我们说相声》几乎在一夜之间红遍台湾，这样的业绩为表坊的发展开了个好头。不过有前面的成功赖声川更觉得紧张，于是压力和重担全都压在了"暗恋"的身上。

最初创作的《暗恋桃花源》，赖声川便将其框架定在"两个剧团争夺剧场"这样一个主题和两个"戏中戏"的表演形式上。回忆起当初的灵感来源，赖声川表示这都源于台湾的混乱环境。

有一次，赖声川听李国修讲到一次观看导演陈玉慧的《谢微笑》在艺术馆彩排时的偶然经验：当时《谢微笑》下午彩排，晚上首演，中间两个小时则被安插了一场小学生的毕业典礼。戏的彩排根本还没完，小学生就已经坐在台下了，另一边钢琴、讲桌都等着要搬上台。于是他在舞台上设计了许多干扰，推动戏剧往前走。这里的干扰，各种各样，有悲剧与喜剧的干扰，有演员和演员的干扰，还有导演和演员的干扰、旁观者与演员的干扰，等等："暗恋"与"桃花源"两出戏同台演出之时，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经典时刻：剧场前台的服务人员算准了时间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在这一时刻回到剧场；演员李立群与顾宝明都亲眼见到过坐在第一排的观众，有人当场笑得从椅子上翻了下去。

对于《暗恋桃花源》的演出在当时造成的"盛况"，赖声川觉得并不奇怪：台湾的生活实在太乱了，这是台湾人共同的经历；然而身在其中，人们也能保持一种乱中的秩序。

"正式的排演开始于1985年11月30日。最初是一周三天，到12月中旬变得比较密集，直到次年3月的台北首演。当时"表演工作坊"还没有正式的办公室及排练场，排戏的地点到过刘静敏的家、我的家，还有兰陵(剧坊)、云门(实验剧场)的排练场等。"讲到第一次排练的情景，赖声川说道。当他提出他希望以两个剧团争夺一个舞台为出发时，大伙立即热烈地讨论，是两个什么样的剧团在争夺剧场？在无数次辩论中，一个以演悲剧《暗恋》为主的三流剧团，与一个以演三流喜剧《桃花源》为主的江湖剧团诞生。而演员也各依特性选择了角色：以喜剧见长的李立群、顾宝明及刘静敏，即顺理成章地成为《桃花源》的演员，而金士杰、赖声川的妻子丁乃竺和金士会及管管则成为《暗恋》的演员。

当时已入冬季，位于台北郊区的阳明山上正一天比一天冷，赖声川和丁乃竺的家里却一天比一天热闹。每个傍晚李立群、金士杰、顾宝明、刘静敏等演员由台北远征至阳明山，一进门，总是很有默契地分头淘米、洗菜、做饭、烤面包，嘻嘻哈哈饱食一顿后，各自捧着心爱的饮料，十分闲适地瞎聊一阵。看似无所事事，其实一件开心又严肃的工作紧跟着就开始了。

"当年参加创作的那一群人，都觉得那一次的工作好像一次怀孕的心情和喜悦，又像恋爱。我丢给演员一粒种子，演员们就去全心全意孵蛋了。慢慢地，大家看见自己如果怀的是黄豆，生出来的也许是黄豆也许是绿豆，甚至是瓜。排练像游戏，演员们由生而熟成为知己。好像一群大人在玩小孩子的游戏，搞童年往事，好玩极了。"赖声川回忆道。

第二版：暖身

"时隔4年，重演时更换了不少演员，其中云之凡换成了当时已经红极一时的影星林青霞以及演员萧艾。这也是林青霞生平第一次、也是惟一一次出演舞台剧。"

"暗恋"1986年的首演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，并很快成为"表坊"标志性的剧目。于是到了 1991年，赖声川再次重排该剧。谈到重演的原因，赖声川说是为做好将要拍摄电影的准备工作。1986年到1991年的五年间，局势变化很大。内地开放探亲之后，《暗》反而可以更无挂碍地在主题上走得更深。一方面是往个人的心灵世界发展，另一方面走向更宏大的视野、更永恒而共通的生命真义。首演版本的通俗剧模式靠着真实事件的情感而成功地运转，现在这部通俗剧结合了更大的架构，辐射的命题更大，不再局限于两岸的关系。

由于时隔4年，重演时更换了不少演员，其中云之凡换成了当时已经红极一时的影星林青霞以及演员萧艾。这也是林青霞生平第一次、也是惟一一次出演舞台剧。

对于第二版演员而言，排《暗》更像拿了一个写好的本子排戏，与即兴创作的关系就没那么大了。演员拿到剧本，面对的是强烈的另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个性，会揣摩得很辛苦。而赖声川当时要做的就是尽量让他们不管原有的角色，去走出自己的感觉。同年该剧巡回美国和香港演出，轰动华人世界，而因为影星林青霞参与演出"云之凡"一角，让那次的演出更添光彩。对于1991年的那一次演出，台湾有评论说，"《暗恋桃花源》替情感洗一次三温暖"。

电影版：奠基

"‘暗恋'获奖后林青霞接到了追求她多时的邢李的祝贺电话，他就住在她的对面，并且已经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了一个庆祝酒会。也正是借这次机会，林青霞开始慢慢接受这位深爱她的商人。"

1992年，赖声川以原班人马的演员，杜可风的摄影，张叔平的美术指导，把《暗恋桃花源》拍成电影，在台湾上映并取得不错的票房后，《暗》又相继在国际影展大放异彩，拿下许多大奖。从那时起，林青霞饰演的"云之凡"也因此深入人心。

"云之凡这个角色，是《暗恋桃花源》中最纯美的桃花象征；林青霞则是中国影坛以玉女形象屹立不摇的一颗明星。由林青霞饰演云之凡，是众望所归，却也在当初引起了一些争议。"赖声川回忆起当初选则林青霞的原因时说。

原来，在加盟《暗恋桃花源》之前，林青霞早就有意与赖声川合作舞台剧，并放言"要演舞台剧，导演必须是赖声川"。但因为机缘未能如愿。1991年出演《暗》之前，林青霞正因拒绝出席"金马奖"而受到舆论及大众的负面评价，一度情绪陷入低潮。经徐克向赖声川的大力推荐，林青霞决定加盟《暗恋桃花源》的舞台剧演出和电影演出。当时舆论以及一些舞台剧的观众对此也抱有某种质疑态度，认为林青霞从未出演过舞台剧，怀疑她无法胜任云之凡这个角色。

丁乃竺回忆当年的合作时，常常感叹当年的林青霞虽然是名冠天下，但在剧组中却与普通演员没有两样，完全没有耍大脾的现象，事后也和赖声川、丁乃竺成为密友。《如梦之梦》在香港上演时，林青霞和徐克专程赶去观看，享受连续8小时的剧场时光。

1992年底，第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开幕，《暗恋桃花源》在这届电影节上参展并获得青年导演银樱花奖，林青霞获得最佳女主角奖。在获奖后回到下榻的酒店，林青霞接到了追求她多时的邢李祝贺她获奖的电话，他就住在她的对面，并且已经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了一个庆祝酒会。也正是借这次机会，邢李让林青霞欠下了"一个无法偿还的人情"，林青霞开始慢慢接受这位深爱她的商人。

1993年，在中央戏剧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，《暗》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默默地传递着。不过，恰成反讽的是，相对于台湾演出的大众氛围，在北京，却是在小圈子里流传。更多的默契来自创作者间的一种惊诧---对剧场是一种惊诧，对电影也是一种惊诧--- 原来还可以这样......

第三版：重塑

"采访中，赖声川似乎对每一个版本的排练过程都记忆犹新，这一版也不例外，他说当时的演出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行，那是他比较不喜欢的剧场，2500个位子，太大了，音响也不是很好......"

1999年9月，《暗恋桃花源》在台湾三度复排。在这次的演出中，中生代演员开始取代原创演员，云之凡由萧艾演出，老陶、袁老板由赵自强、冯翊纲演出。这次由9月4日开始的全岛巡演因921大地震而中断，许多巡回场次被迫取消。

谈到三度重排的感受，赖声川说："我是重新发现一些当年创作时的精神而感动。我重新发现，《暗恋桃花源》其实和《那一夜，我们说相声》一样，不需要什么特殊舞台条件，不需要庞大后台支援或技术配合，就可以演出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件物，在台上必有其功能。大部分的换景都是演员在观众面前换的，编剧的安排及导演上一切的舞台调度也都要考虑这些因素。当年我们巡回美国，除了秋千和桃花树请美国布景工厂制作之外，全部都是跟着我们托运行李。我们没有好的剧场，没有宽裕的预算去请很多后台人员......想到这些，也想到台湾剧场的当初以及一路走过来的路。那一切是那么的自然，限制与障碍成为那么大的激励。"

采访中，赖声川似乎对每一个版本的排练过程都记忆犹新，这一版也不例外，他说当时的演出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行，那是他比较不喜欢的剧场，2500个位子，太大了，音响也不是很好，结果他为演出单独做了一个砖墙，变成剧中的病房没有门，而云之凡是直接从剧场上的门上来的。当时演员们的压力也很大，冯翊纲和赵自强要接顾宝明和李立群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而萧艾就没什么问题，因为1991年她已经在巡演中演过云之凡了。不过大家还是接得很顺，观众也非常喜欢。

06版：纪念

"一些影视和综艺出身的演员反而对舞台有一种别样的向往，对排演都有很大的激情和投入，这让他觉得很满足，因为不是每个演员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"

经过20年的重演与复排，《暗》今年又迎来了它的纪念版演出。并且是台湾和内地同时排演。虽然今年台湾版，赖声川在形式上又有很大的突破，与台湾的歌仔剧团"明华园"合作，舞台上甚至还吊起了钢丝。不过内地版由于是第一次推出，赖声川还是选择了恢复20年前的最初版本。

"‘暗恋'20年了，总想做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这次选择和戏曲合作，也是因为台湾的舞台剧环境足够成熟，所以大家才能够明白在玩什么，放在内地就不一定合适。另外明华园的团长陈胜福也非常有意思，他在答应了合作之后，突然间三个月没有任何消息，直到最后才说OK.他来我家吃饭时，一直道歉并解释为什么他那么犹豫，因为实在是压力太大，觉得《暗恋桃花源》那么经典的一部作品，非常担心会被自己弄砸。而他是一个一辈子做事都很干脆的，只有在这件事上犹豫了很久。"赖声川说。

此次内地版《暗》由袁泉、黄磊、谢娜、何炅、喻恩泰等明星演员领衔主演，从演员名单曝光开始，媒体舆论就开始对这张赖声川的影视明星牌产生了争议，对此赖声川一番回答倒是很有道理。他说，内地的戏剧演员现在可能反而对影视剧的兴趣比较大，对舞台剧的兴趣不够那么强烈。与之相反，一些影视和综艺出身的演员反而对舞台有一种别样的向往，对排演都有很大的激情和投入，这让他觉得很满足，因为不是每个演员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

"当初我和制作方确定这些演员的时候，也考虑到了外界可能的质疑。不过我想等看到戏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，我不会拿自己的作品开玩笑，特别是像《暗》这样的经典作品，更不会随意对待。有些事，不试是不知道的。当年林青霞出演云之凡的时候，大家意见也很大，说她从来没有演过舞台剧，怎么上台？结果后来她演得很好。还有李立群、张小燕、阿雅、卜学亮，都是和我合作过的综艺主持人，他们也都在舞台上有很好的表现。"赖声川最后说，他认为演员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导演如何调动他们的能量和优点，另一方面在于观众要相信，这些在综艺界取得过成绩的艺人，他们其实积累了很多能量，只是要找到合适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已。




《暗恋桃花源》剧本





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

编导：【台湾】赖声川



人物：

云之凡............恋人女

江滨柳............恋人男

导 演............暗恋剧组导演

副导演............暗恋剧组副导演，女人，三十多岁

江太太............江滨柳妻子

护 士............台北医院护士

女 人............现代装的，寻找刘子骥的女人

老 陶............渔夫

春 花............渔夫妻

袁老板............房东

小 林............桃花源剧组美工

顺 子............桃花源剧组布景

第一幕

〔黑场。灯光亮起。江滨柳和云之凡。江滨柳哼歌，在云之凡后面来回〕

云之凡：好安静的上海呀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。好像整个上海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刚才那场雨下得真舒服，空气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滨柳，你看，那水里的灯，好像......

江滨柳：好像梦中的景象。

云之凡：好像一切都停止了。

江滨柳：一切是都停止了。这夜晚停止了，那月亮停止了，那街灯，这个秋千，你和我，一切都停止了。

云之凡：天气真的变凉了。（滨柳将外衣披在云之凡身上）滨柳，回昆明以后，会不会写信给我？

江滨柳：我已经写好了一叠信给你。

云之凡：真的？

江滨柳：而且，还算好了时间。我直接寄回你昆明老家，一天寄一封，明天你坐船，十天之后，你到了昆明，一进家门，刚好收到我的第一封信。接下来，你每一天都会收到

我的一封信。

云之凡：我才不相信，你这人会想这么多！

江滨柳：（从云之凡身上外衣口袋里拿出信）所以，还没有寄。

云之凡：我就知道。

江滨柳：（将信交给云之凡）这样，你就确定可以收到了。

云之凡：（走动，江滨柳跟随）有时候我在想，你在昆明呆了三年，又是在联大念的书，真是不可思议，我们同校三年，我怎么会没见过你呢？或许，我们曾经在路上擦肩而

过，可是我们居然在昆明不认识，跑到上海才认识。这么大的上海，要碰到还真不容易呢！如果，我们在上海也不认识的话，那不晓得会怎么样，呵。

江滨柳：不会，我们在上海一定会认识！

云之凡：这么肯定？

江滨柳：当然！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我们在上海不认识，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空虚。好，就算我们在上海不认识，我们隔了十年，我们在......汉口也会认识；就算我们在汉口

也不认识，那么我们隔了三十，甚至四十年，我们在......在海外也会认识。我们一定会认识。

云之凡：可是那样的话，我们都老了。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江滨柳：（握云之凡的手）老了，也很美呀！

云之凡：（两人一起看表）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（去手提袋拿围巾，跑过来，指布景）滨柳，你看，那颗星星！（将围巾围在滨柳脖子上）

江滨柳：你这是......

云之凡：我今天到南京路，看到这条围巾，就想你围起来一定很好看。

江滨柳：你别管钱嘛！你看，多好看！等我回到昆明以后，这里天就要变凉了，你要常常围哟！我还帮我妈买了两块衣料。这次，是我们家抗战以来第一次大团圆。我重庆的大哥、大嫂也要回来。滨柳，你知不知道，昆明一到过年，每一家满屋子都铺满了松针......那种味道，才真正地叫过年。

江滨柳：回家真好哇！

云之凡：你怎么了，又想家了？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东北去的。东北又不是永远这个样子。

江滨柳：东北不是说你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。

云之凡：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嘛！（江滨柳伤感地往一边走，云之凡随后安慰他）战争已经过去了，这年头，能够保得住性命已经不容易了。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。

江滨柳：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忘得掉的。

云之凡：可是你一定要忘记呀！你看我们周围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？

江滨柳：（激动）有些画面，有些情景你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。

云之凡：可是你一定要忘记，你一定要学着去忘记呀！

江滨柳：好，就像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说我会忘得掉吗？

云之凡：哎哟，我又不是让你忘掉我们之间。我是说那些--不愉快的事：战争，逃难，死

亡。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。滨柳，这些年我们也辛苦够了，一个新的秩序，一个新的中国就要来了。（看表）我真的要回去了。房东要锁门了。

江滨柳：之凡，（挽住之凡）再看一眼。

云之凡：（依偎滨柳）滨柳，我回昆明以后，你会做些什么？

江滨柳：等你回来。

云之凡：还有呢？

江滨柳：等你回来。

云之凡：然后呢？

〔暗恋组导演上台，副导演随后。导演在两人面前徘徊〕

导 演：不是这种感觉。（对两人说戏）我记得当时呀，不是这个样子。

江滨柳：导演，你是说我们刚才戏里什么东西不对吗？

导 演：江滨柳，你要了解江滨柳的遭遇，看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。你更要了解，这场戏，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。（拉过云之凡的手）小手这么一握，是最甜蜜，也是最心酸

的一握。

江滨柳：导演，你可不可以把话说得具体一点？

导 演：（走到前台）从历史的角度来说，当时这个大时局里，从你内心深处，应该有所感觉，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将来临。

云之凡：导演，我觉得我们刚才感觉满好哇，情绪也很对呀！问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儿了，我们这么多人当中，只有你一个人去过上海。我们已经尽量按照你所说的去想象了。

（指点）这边是外滩公园了，那边是黄浦江，那边......

导 演：黄浦江？我看你们看的是淡水河！

副导演：老师，我觉得刚刚......

导 演：（走开）没人问你！江滨柳，我告诉你，这场戏你不好好演，到了下场戏，等你老了，躺在病床上，你就没有回忆了你懂不懂？

江滨柳：好，那现在怎么办？

导 演：重排！

云之凡：从哪儿开始？

导 演：从过年开始。

〔导演、副导演下〕

云之凡：滨柳，你知不知道，昆明一到过年，每一家满屋子都铺满了松针，那种味道才叫过年。

〔桃花源组人上，在后景〕

江滨柳：回家真好。

云之凡：你怎么了，又想家了？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东北去的，东北又不是永远都这个样子。

江滨柳：东北不是说你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。

云之凡：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嘛！（江滨柳伤感地往一边走，云之凡随后安慰他）战争已经过去了，这年头，能够保得住性命已经不容易了。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。

江滨柳：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忘得掉的。（袁老板和老陶走近）

云之凡：可是你一定要忘记呀！你看我们周围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？

导 演：后边在干什么呢！

江滨柳：（激动）有些画面，有些情景你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。

云之凡：可是你一定要忘记，你一定要学着去忘记呀！

江滨柳：好，就像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说我会忘得掉吗？

云之凡：哎哟，我又不是让你忘掉我们之间。我是说那些－－不愉快的事......（袁老板已经到了两人身边，前景美工小林和布景顺子扛一桌子走过）战争，逃难，死亡。（袁

老板指挥他们摆桌子）

〔导演上，副导演随后〕

导 演：你们在干什么呢？

江滨柳、云之凡：哎！搞甚么呀！

袁老板：你在跟我说话？

导 演：是呀！

袁老板：我请问一下你们在干什么？请你们把东西搬一搬，我们要排戏呀。

导 演：你排什么戏呀？场地是我们租的。

袁老板：不不不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明天要正式公演呐！外面有一张海报《桃花源》我相信你们都看到了。

护 士：桃花源就是你们哪！

导 演：我不管是不是你们啊，场地是我们租的。

袁老板：我想一定是你们弄错了！真的，真的。大家快一点！我们时间来不及了，马上叫顺子去。顺子！（对江滨柳）帮忙一下，动作起来好不好？把东西搬一搬。

江滨柳：你们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们要排戏呀，你们搬什么东西呀？

老 陶：我想我们现在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，啊。但是，还是请你们让开。

导 演：嗳，老弟！场地是我们租的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

老 陶：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来玩笑的吗？

春 花：（在一边读剧本）我死我死我死......（大声）我死！

江滨柳：你们今天真有订场地吗？

袁老板：对，当然有哇！

江滨柳：奇怪呀！场地是我们订的！

副导演：是呀，是我亲自去订的！

老 陶：对不起，请问你们是在排什么戏？

云之凡：暗恋！

老 陶：暗恋，暗恋是在讲什么东西？

袁老板：哎呀！你不要管它讲什么东西嘛！

江滨柳：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呢后天就要演出，今天非要彩排不可。

老 陶：哦！所以说你们搞错了！我们呢明天就要演出，你看谁比较紧张呢？

袁老板：当然是我们比较紧张了对不对！

江滨柳：（对副导演）你跟剧场怎么办的手续呀？

导 演：你问她也没用！这个问题很简单哪！我去问一下剧场管理员不就行了嘛！

袁老板：对对对！你去问一问就比较清楚了嘛！

导 演：（边下场）当然要问，你等着看就好了！

〔暗恋组下〕

老 陶：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能被干扰。

袁老板：好了，这问题呀不会有的了！你看，场地是我们的嘛。

老 陶：不会有问题，不会有问题！每次问题都一大堆！我刚才他妈的差点去搬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......

袁老板：秋千呀。

老 陶：啊，秋千。上一次我差点去搬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......

袁老板：方舟啊！

老 陶：啊，方舟。搬得我半死！反正我跟你说我不能被干扰就对了。

袁老板：好了，好了。没用问题了！哎，我们从三角关系那场开始好不好？动作快一点了！

〔灯光暗下〕

第二幕

〔灯光亮起。老陶家。一张旧四方桌，三把椅子分别摆在桌后面和桌两边，四方桌后上方悬挂着一幅破竹帘子。老陶在使劲拔酒瓶盖子，但就是打不开〕

老 陶：这是什么酒哇？（到旁边去拿菜刀。边用菜刀弄酒瓶）这叫什么家？买个药买一天

了还没买回来，这还叫家吗？（打不开）我不喝可以了吧！（将菜刀与酒瓶放下，拿起饼）我吃饼！（仿佛感想颇多）武陵这个地方呀，根本就不是个地方。穷山恶水，泼妇刁民。鸟不语，花还不香呢！我老陶打个鱼嘛，呵，那鱼好像串通好了一块不上网！老婆满街跑没人管！什么地方！（咬饼，但就是咬不动）嗯......（把饼拍在桌子上，操刀）康里康朗，康里康朗。这叫什么刀？（扔刀）这叫什么饼？（把饼摔在地上，踩在两张饼上，扔第三张饼）大家都不是饼！大家都不是饼！我踩！我踩！（突然停下，指着第三张饼）你别怕，你没错，你冤枉。（指脚下两张饼）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？（交叉步，扫堂腿，头顶地面欲倒立）压死你，压死你！

〔春花唱着歌，拎着个包袱，高高兴兴地从右上。〕

春 花：（唱）左分右分我分不开。（将一束花儿插入花瓶）

老 陶：（和）左分右分我分不开。（用饼作擦地板状）

老 陶：（起身，与春花调换位置，拿起桌上的酒瓶）买，买，买个药你买一天买哪儿去了

你？（将酒瓶放在桌上，春花拿起，"砰"打开盖子，倒了一杯，盖上盖子，喝酒。

老陶在旁边，嫉妒而吃惊地看着）买个药买一天买哪儿去了，问你半天你怎么不回

话儿啊你？

春 花：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，你不会温柔一点？

老 陶：（扭捏作态）春花儿......

春 花：（温柔地）哎......

老 陶：买个药买一天买哪儿去了？

春 花：药啊......（拿药，突然投向老陶裆部）在这儿哪！

老 陶：（狂踩几脚）康里康朗，康里康朗！

春 花：你要的都在这儿了，蛤蚧，蛇鞭，海狗鞭！买回来是一条一条的，现在都被你踩成

粉了。

老 陶：（坐下）那个蛤蚧，蛇鞭，虎鞭，都齐了没有？

春 花：都齐了，把你打的小小的鱼赚来的钱都花光了。

老 陶：没关系，值得。那好了，你把这药拿到后头炖一炖去呀！小火慢炖，咕噜咕噜咕噜

咕噜，三碗炖成一碗，然后呢你把它给喝了。

春 花：我？这不是你要的药吗？

老 陶：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？

春 花：生不了孩子当然是你有问题了！

老 陶：（指着自己的鼻子）我有问题？开玩笑，我会有问题？（双手在面前比划）我这么

个人，我这么个长相，我什么地方，我哪里（看自己裆部）会有......问题？

春 花：你这个人啊，怎么搞的？整天都钓不到一条大鱼，药给你买回来了你又不吃。是你急着要生孩子的，我可一点都不着急。吃不吃随便你！

老 陶：（起身将药踢到一边）这根本就不是个药！

春 花：哎呀，这怎么不是药？这药很贵，很有效的！袁老板告诉我......

老 陶：（突然指向春花）袁老板怎么会知道？哦......

春 花：（心虚）人家是路过嘛，人家是一片好意......

老 陶：（拍桌子，暴躁）鬼话！袁老板怎么会知道我们家不生孩子？袁老板怎么会知道我们家不生孩子？（两人把药摔在地上）我踩！我踩！

春 花：我踩！我踩！......（春花一脚踏在老陶脚面上，老陶抱脚，单腿跳开）

老 陶：哎哟......（春花还在踩，并使用扫堂腿）

老 陶：（突然从左首椅子上了桌子，双手挥舞）让开！（跳下）

春 花：（让开后，也从左首椅子上桌子）让开！

老 陶：让开！

春 花：让开！

〔袁老板抱着一床被子，喜滋滋地从右边上。〕

袁老板：（唱）左分右分我分不开。

春 花：（和）左分右分我分不开。

老 陶：嗯！袁老板！

袁老板：（楞住）老陶，你在家啊！

老 陶：啊！

袁老板：（自言自语）那我今儿可费事儿了。

老 陶：什么？

袁老板：哦，我是说你可好啊？

老 陶：托福，婚姻生活美满！

袁老板：那就好哇！

春 花：（在桌子上）袁......（袁老板示意老陶在场）老板。

袁老板：哎！花儿......（春花示意老陶在场）春花。

春 花：（在桌子上温柔地）来，上来玩儿吧。

袁老板：（走到两人中间）我看还是你下来看看我买了什么东西送给你－－（看老陶）们。

春 花：哎哟！好新的一床棉被呀！

老 陶：（在一边走来走去）没听说还有人送棉被的。

袁老板：你们家的棉被又旧又破不能用了（捂嘴后悔）。

春 花：就是。

老 陶：哦。嗯？我们家的棉被又旧又破，你怎么知道？

袁老板：嗨，我是关心你－－们嘛！（打开棉被，走向前台）老陶，这床棉被是我专门拖人

从苏州带回来的，你过来看看呀。

老 陶：（上前，拿了棉被胡乱翻看）什么棉被呀？肚子都吃不饱了，要这么花里呼哨的棉

被干什么？你自己看看呗！（伸展棉被，春花接了，袁老板在中间）

袁老板：（三人在被子后面，露着脑袋。老陶居袁老板右首，春花居袁老板左首。袁老板右

手伸在棉被外，指点棉被）老陶啊，这床棉被的料子有多好我就不说了，单说她这

手工吧。（这时，春花右手摸袁老板右腮）这个手工，手工......

（袁老板摸春花手，忘形）

老 陶：嗯？

袁老板：啊，手工，手工，手工，这个手工（春花的右手替袁老板挠头，又指向棉被）手工

好呀，让人多舒服呀！

老 陶：什么呀？

袁老板：（看老陶，同时春花的手指老陶）什么什么呀？你看我干吗？（春花手指棉被）看

这儿！（老陶看被子。袁老板）啊，你看，这被子上绣的是有龙有凤还有凤爪啊。

（袁老板情不自禁地亲吻春花的手）

老 陶：干什么呢？

袁老板：（打哈欠，春花手捂袁老板的嘴，又挠头）你别老是盯着我看，你看被子嘛！

老 陶：被子睡觉用的，不重要。

袁老板：不不不不不（春花摆手），睡觉才重要呢！（春花伸大拇指）你别看我了，（春花手

打老陶一耳光，指棉被）你快看被子呀！你看这个龙的眼睛，绣的是雄壮威武，炯

炯有神。尤其是这个凤的身材，就更不用提了......

老 陶：（老陶突然把棉被拿走，扔在地上。袁老板和春花依偎着暴露）我不喜欢。

袁老板：（摸着春花）我喜欢哪！（两人分开）

春 花：（把被子捡起，蒙在老陶头上）你快把它拿进去吧！

老 陶：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收。

春 花：你就进去吧，进去吧。（老陶下）

袁老板：（捡起地上的药）还用这个。（踢了一脚，没踢中）

春 花：袁......

袁老板：（两人拥抱）花儿......我送给你的花儿呢？

春 花：花儿在那儿呢。

两人哦！

春 花：（突然分开）你快走吧，他已经怀疑我们俩了。

袁老板：不，我已经不能再等了。

春 花：可是我们只能等啊。

袁老板：我恨不得马上带你走，离开这个破地方。

春 花：我们能去哪儿呢？

袁老板：去哪儿不重要，只要你我都有信心，哪怕是天涯海角，都是你我自己的园地。我有

一个伟大的抱负，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我看见我们延绵不绝的子孙，在那里手牵着手，

肩并着肩。一个个都只有这么大。（用拇指和食指比划）

春 花：为什么只有这么大？

袁老板：因为远嘛！

春 花：啊。

袁老板：我看见了，他们左手捧着美酒，右手捧着葡萄，嘴里还含着凤梨。

春 花：啊！（又疑惑地）那不是成了猪公了吗？

袁老板：（搞不清楚）我是说，他们有吃不完的水果。

春 花：啊！水果！

袁老板：水果！

春 花：真有这样的地方吗？

袁老板：当然！只要你我都相信。

两 人：啊！（拥抱。老陶上，两人分开）

老 陶：袁老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今儿除了送咱们一床棉被之外，还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坐

下来直说吧！

袁老板：好。（三人坐下，老陶居中，春花在老陶右首）

老 陶：可要是房租的事儿......

袁老板：别提那个房租了。要是为了这么点儿房钱，传出去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（拿起

酒瓶，"砰"打开）老陶，咱们就说说最近你打鱼的事儿吧。

老 陶：（馋）打鱼什么事儿呀？

袁老板：（为春花和自己倒酒，"砰"盖上）为什么别人打的鱼都那么大，你打的鱼就这么点

儿。（用小手指比划）二三十人打的鱼都交给我，太小了我就要淘汰。来来来，先

不说打鱼的事儿，先干。

老 陶：（举空杯）我这儿，我这儿......

袁老板：（与春花干杯）啊，痛快！（春花拿酒瓶，"砰"，为袁老板和自己倒上。刚要盖盖子，

老陶伸手捂住酒瓶）

老 陶：谁不想打大鱼，我也想打大鱼呀。那鱼也不是我给弄小的，你说是不是呀。可是这

打鱼也有个运气问题，（刚要为自己倒酒，袁老板和春花的酒杯分别伸过来。说着

说着，他把酒瓶往桌上一放，这时春花迅速"砰"盖上）我是想打大鱼可是打不到

哇！

袁老板：（与春花干杯）啊，痛快。老陶哇，做人哪要有志气，有理想。想要的东西，只管

把手伸进去，拿过来。上游有得是大鱼，你怎么不去试试呢？

老 陶：袁老板，你说这话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吗？

袁老板：我这话太哪个什么了？

老 陶：上游有大鱼我也知道，可我的船就这么点儿大，我去吧，去吧，去了不就那个什么

了嘛！

春 花：看你这个人，叫你去那个什么，结果你坐在那儿说了那个什么，说了半天你到底说

哪个什么了？

老 陶：我说的还不够那个什么的吗？

春 花：怎么可能够那个什么了？

袁老板：你看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说了什么跟什么嘛你？你有话干脆直接说出来。

老 陶：这话要是直接说出来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嘛！

春 花：你要是不说出来不就更那个什么了吗？

老 陶：哪个什么什么......

袁老板：好了！我看你呀，根本说不清。还是我来说！（站起来，拍胸脯）

老 陶：（站起来）你来说？

袁老板：我说你呀，你那个那个那个......

老 陶：我哪个哪个哪个哪个......

袁老板：（指春花）对她！

老 陶：哦，对她！

袁老板：对她也太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了。

老 陶：好，就算是我对她是那个什么了点儿，可是我对她再那个那个那个什么，那是我们

之间的那个那个那个－－什么。可是你呢？你那个那个那个......

袁老板：我哪个哪个哪个......

老 陶：你那个那个那个又算是什么呢？

袁老板：好，就算我那个那个那个不算什么，可是你那个那个那个......

老 陶：我哪个哪个哪个......

袁老板：你那个那个那个当初！

老 陶：当初？哪个当初？

袁老板：最当初！

老 陶：最当初？我们都不是什么。（两人说着，不禁黯然坐下。停顿）要不这样好了，我

去死，可以吧？

袁老板：（呆呆望着前方，发出类似饱嗝的声音）嗝。

老 陶：我想你是没听懂我意思。我是说，要不我去死，可以了吧？

袁老板：嗝。

老 陶：（突然起身，从桌子后面到前台，掐自己的脖子）我死！我死！我死！......

春 花：（在后台）我死！我死！我死！我死！......

袁老板：（在二人影响下）好！我死！我死！我死！......

老 陶：啊－－啊－－（袁老板和春花表面上劝解老陶，实际上却在掐他。老陶经过挣扎，

方才逃脱）

〔暗恋组的人上〕

老 陶：（正好与暗恋导演撞上）袁老板，他们又来了！

导 演：我有场租租约！

老 陶：袁老板，他们有场租租约！我说过我不能被干扰了。

袁老板：场租租约谁都有嘛！有没有找过剧场管理员呢？

护 士：管理员不在！

袁老板：那就对了嘛！顺子！顺子！

导 演：我们把这里清理掉！（大家清理东西）

袁老板：哎呀，顺子把那东西摆哪里去了嘛！顺子，顺子！

〔袁老板、春花和老陶下。找刘子骥的女人上。大家在搬东西〕

女 人：刘子骥－－刘子骥－－

导 演：你干什么的？

女 人：我要找刘子骥！

导 演：谁？

女 人：刘子骥。（顺子正好来拿东西）

导 演：（对顺子）小记，这位小姐好像是找你的。

女 人：（对顺子）刘子骥！

顺 子：找谁？

女 人：刘子骥！

顺 子：（拿起东西，边走）刘子骥？他姓什么？

〔顺子下。女人跟下〕

导 演：快，台北病房，病房！

第三幕

〔台北病房。病床，轮椅，凳子，床头柜，录音机，吊瓶。江滨柳躺在病床上，护士上〕

护 士：早安！睡得好不好？你有报纸了？今天天气很好，你起来坐一坐。（扶江滨柳坐上轮椅）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啊！（拿报纸）江先生，这个《寻人启事》真的是你登的？真的！我第一次认识会登寻人启事的人呐！（读寻人启事）云之凡，自上海一别至今已四十余年，近来身体......你好无聊哇！你登这些干吗？（读报）今知你早已来台......她是你什么人啊？你跟我说好不好？

江滨柳：你是哪年生人？

护 士：民国六十二年。

江滨柳：（摆手）跟你讲你没法儿懂。

护 士：哎呀，你怎么这样讲话？你跟我讲我会懂的啦！说嘛！

江滨柳：民国三十七年，我和她在上海认识的。那个夏天是我最快乐的一个夏天。后来她要

回昆明老家过年，我和她在上海公园分手。结果，就一辈子没碰到面了。

护 士：那，那你这四十多年，都一直在想她？

江滨柳：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能忘得掉的。

护 士：谁说的！像我，我的那个男朋友小陈，你见过的嘛！

江滨柳：他怎么了？

护 士：我们两个礼拜以前分手了。这两天我都努力在想啊，他长什么样子啊。可怎么想都

想不起来哎！那你好奇怪哎，既然这个样子为什么现在才要找她呢？

江滨柳：我一直以为她还在大陆上，我生病之后，大陆开放了，我又回不去了，就托一个老

乡，回她老家去打听一下。

护 士：然后呢？

江滨柳：原来民国三十八年他就已经出来了！我都不知道，她可能一直都在这儿！

护 士：那江太太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呀！（江滨柳不说话）那，那你在报纸上登这么大一个

寻人启事，要花多少钱啊？

江滨柳：你说，他看到报纸会不会来？

护 士：都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大概蛮......不过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看到报纸一定会来的，

因为这样才够意思嘛，对不对？

〔江太太进来，持花〕

护 士：（将报纸藏在身后）早啊，江太太！

江太太：早！

护 士：哦，今天又有新的花！（将报纸塞进抽屉）

江太太：睡得好不好？（扶江滨柳上床）我推你，躺一会儿。

江滨柳：又躺......

江太太：林小姐，今天江先生的血压怎么样？

护 士：还没有量。

江太太：那主治大夫什么时候来？

护 士：很快了。

江太太：今天中午吃什么？给你煮炸酱面好不好？（江滨柳睡着）林小姐，江先生最近心里

面是不是有很多心事啊？

护 士：好像是吧，可是病人都是这个样子的。

江太太：林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《中国时报》？

护 士：还没有。

江太太：没有了，没什么。（弯腰去开抽屉）

护 士：哎，江太太！（江太太停滞）其实，江先生的人真的很好。

江太太：（起身）是了，是了。（看到录音带）怎么我没见过这盘带子？

护 士：那个是江先生叫我帮他买的。（江太太放带，音乐起。江滨柳直起身，下床。云之

凡从门帘后出来。江滨柳拿信，围巾，跟随她在舞台的右半部）

护 士：江太太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

江太太：好久了！（去门帘处看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我刚才觉得，一个女人一晃眼就过去

了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。

云之凡：真安静啊！我从来没用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。感觉上，整个上海就只剩下我们两个

人。

护 士：那时候，江先生是长什么样子啊？

江太太：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

云之凡：刚才那场雨下得真舒服。

江太太：就是有一点孤僻。

云之凡：空气里似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

江太太：有空呢就自己泡一杯茶，我泡的他还不要。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也不敢

上去问。到后来，连小儿子都不敢去吵他。

云之凡：滨柳，你看，那水里的灯，好像......

江太太：可能是两人背景很不一样。

江滨柳：好像梦中的景象。

江滨柳：像刚结婚，

云之凡：好像一切都停止了。

江滨柳：一切是都停止了。这夜晚停止了，那月亮停止了，那街灯，这个秋千，你和我，一

切都停止了。（看见江太太，朝她走去）

云之凡：天气真的变凉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在跟你说话。你有心事？

江滨柳：我已经些了一叠信给你。

云之凡：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多？

江滨柳：我写了很多年，很多年。

云之凡：你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哪来这么多时间写这些东西呀？

江滨柳：可是这里面，有我们很多的理想，很多的想法。

云之凡：想法？你要有想法就拿出勇气来做，你别老是想。滨柳，你要知道，新中国就是被

你这种人给拖垮的。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这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接受。（将信散落）

〔导演副导演上〕

导 演：江滨柳，你要是这个样子，你就不是江滨柳了。

江滨柳：导演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江滨柳......

副导演：导演的意思是说......

导 演：云之凡是一朵白色的山茶花。就是在最不留情的情况下，她也是一朵在夜空中开放，

最诚恳的白色山茶花。

云之凡：导演，你老是说白色的山茶花，这很难演呐！

导 演：你们是演不出来的，你们是演不出来的！

云之凡：导演，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要搞清楚，是我在演云之凡。我是我，她是她，我永远也

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云之凡，真正的云之凡也不可能出现在这舞台上啊。

〔春花和袁老板及老陶上〕

云之凡：你看，我们每次排到这里都卡住了。那你要我们怎么办呢？

袁老板：对不起，我们的布景找到了，我们要排戏。

护 士：可是我们正在排戏呀！

江滨柳：我们正在排戏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正在排戏呀。

袁老板：你们自己看看，他这个样子还排得下去吗？（对大家）抓紧时间，把布景吊起来，

吊起来！

老 陶：挂起来，挂起来！

袁老板：先挂再吊！

云之凡：导演，请你喝杯咖啡，休息休息。〔云之凡搀扶导演下。〕

袁老板：谢谢你了，大高个；谢谢你了，护士小姐。谢谢你了......

老 陶：江太太！

袁老板：啊呵啊。来来来，赶快布景了！

〔女人上。推起轮椅〕

袁老板：看见没有，秋千都上台了。嘿......

女 人：我找刘子骥。我告诉你，我很急。

袁老板：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很急。

女 人：你不可以这样子跟我说话，我是经理。

袁老板：哦，那，那你去找管理员吧！

女 人：刘子骥！

袁老板：谁？

女 人：刘子骥！我问你，他是不是打算跟我避不见面。

袁老板：他，他，他是这样跟你讲的？

女 人：（推车）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他忘记了吗？那年在南阳街，

谁陪他吃了一年的酸拉面。他忘记了吗？

袁老板：这女的是干什么的？

女 人：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

老 陶：隔壁剧团的。

袁老板：怎么隔壁剧团什么人都有？（女人扑向袁老板。江滨柳来推轮椅）哎，大高个，大

高个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找你。你找他吧。

女 人：你们为什么要帮他？你们为什么要帮他？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

江滨柳：你说谁？

女 人：（抱住江滨柳）刘子骥！（顺子看见）

顺 子：噢，你就是刘子骥呀！久仰久仰，啊！

〔女人拉江滨柳下。袁老板和老陶站在布景前〕

袁老板：从远处看，就好像绣的一样。

老 陶：近处看就不像个样子了。

袁老板：天下事都是这个样子的。

袁 陶：来来来，高一点，高一点......（布景出现一个空白）

袁老板：赶快叫那个，那个......

老 陶：小林！

袁老板：小林，对！小林！（小林正好来）小林啊，这是怎么搞的，啊？

小 林：这不是你要的吗？

袁老板：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？

小 林：前几天听顺子说你喜欢这种留白。

袁老板：留白？

小 林：他说这种留白很有意境。

袁老板：意境？（顺子推一桃树上）意境？嗨哟，那边怎么会有一棵树呢？

老 陶：那棵树是我们的吗？

小 林：这不是你们要的吗？

袁老板：这又是我要的？

小 林：顺子说，您会喜欢这种关系。

袁老板：我喜欢什么关系呀？

小 林：就是这棵桃树逃出来的关系嘛！

老 陶：好，小林，你现在赶快去补一下，补一补，补一补。（拉小林下）我不能再被干扰

了！

袁老板：那棵桃树为什么要逃出来！为什么？顺子，顺子......

〔均下。黑灯〕

第四幕

〔灯光亮起。溪流布景。一只船头从左边上。老陶手摇船桨，跟船头上〕

老 陶：嗨－－嗨哟－－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嗳！我是夫妻失和，家庭破碎，愤世

嫉俗，情绪失调。我还是到上游去吧！嗨－－嗨哟－－

〔老陶摇船桨而下。老陶复从左侧上。浪花，漩涡布景〕

老 陶：嗨－－嗨哟－－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忘了忘了好。什么什么春花把她给忘了吧！

什么什么袁老板把他给忘了吧！哎，前面不是该有个急流吗？嗨，不管了。复前行。

（摇晃了几下）哎呀－－急流来了！（转身，冷静地）还有个漩涡。嗨－－嗨哟－

－

〔老陶下。复从左侧上。桃花林布景〕

老 陶：嗨－－嗨哟－－忽逢桃花林，哗！好大的桃花林哪！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。这怎

么可能呢？（弯腰抓一把，嗅）哇噻，芳草鲜美；（展望）哟呵，落英缤纷。复前

行！嗨－－嗨哟－－

〔老陶下。复从左侧上。山洞布景〕

老 陶：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什么"仿佛"，根本就有光嘛！便

舍船，没有"便"，舍船！（老陶跳，弃桨，看洞口。做爬行状。灯光稍暗）初极狭，

才通人。还好，复行数十步，（灯光亮）豁然开朗。

〔良田、美池、桑竹布景〕

老 陶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！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哎，悉如外人。（面对右边原地滑步，布景随他动而动，随他静而静。他突然停下）不知春花一个人在家里怎么样了。（沉思，突然停下）怎么可能一个人呢？（对观众滑步，布景上升）算了，不提春花了，看看桃花吧！空气中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（面对左边滑步）我好像是来过这里？（顿足）不可能！（转身）武陵没有这种地方。

〔随着他面向右滑步，从右侧上一石凳布景，春花背对观众，在吹笛子〕

老 陶：（也背对观众，停下）这位姑娘，你的笛子吹得好好、好纯、好美......（春花忽转

身，老陶也忽转身对观众）好恐怖哇！（老陶与春花在舞台上相对）春花，你怎么

也来了？

春 花：（起身走向老陶）这位大哥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叫春花。

老 陶：（指春花）春花，你叫我大哥，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啊你？

春 花：（跟上）这位大哥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；我看您大概是累了。

老 陶：（环顾）这是什么地方？

春 花：桃花源哪。

老 陶：（晃着大拇指）桃花源－－桃－－花源－－桃花－－源！没听说过。

春 花：这位大哥，您是来做什么的？

老 陶：我是来打鱼的，来打大鱼的！

春 花：您刚才不是说来找一个叫春花的人吗？

老 陶：（作制止的手势）不要再提春花了。

春 花：我可以帮您找她呀！

老 陶：你帮我找她？

春 花：她是您什么人哪？

老 陶：她是我老婆。

春 花：您老婆怎么了？

老 陶：算了，不要再提我老婆了！

春 花：您老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呀？

老 陶：我告诉你，不要再提我老婆了！

春 花：为什么不能提你老婆？

老 陶：（随口）因为我老婆她偷人。嗳－－（打自己的嘴巴）

春 花：这位大哥，什么叫偷人哪？

老 陶：（拍打自己的嘴巴，脑袋）嗳－－（颓丧）

春 花：这位大哥，您打哪儿来呀？

老 陶：武陵。

春 花：武陵－－武陵－－

老 陶：武陵都没有听说过吗你？

春 花：我打小就生长在这里，没有离开过嘛。

老 陶：你没离开过，总听别人说过吧！

春 花：别人也没有离开过啊。

老 陶：那你们里边的人统统都没有出去过？

春 花：去哪儿啊？

老 陶：武陵啊！

春 花：去武陵干什么？

老 陶：去武陵干什么，干什么......（焦躁，颓丧）

春 花：武陵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

老 陶：武陵就是武陵嘛！啊，武陵就是（比划，比划不出来，颓丧）

春 花：那儿的人都像您一样的吗？

老 陶：（张开双臂）开玩笑，他们怎么能和我相比呢？

春 花：这位大哥，您老婆是－－

老 陶：呜－－（制止）

春 花：我只想知道您老婆在武陵是

老 陶：呜－－（制止）

春 花：那我就不多提了。我只想知道您老婆在武陵是偷什么样的人。

老 陶：啊－－（双手掐脖子）我死！我死！......

春 花：（拂袖）放轻松－－放轻松－－（老陶很快恢复平静）

〔袁老板从左侧上〕

老 陶：（看见袁老板）啊－－袁老板，你怎么也来了！

袁老板：我不叫袁老板哪。

老 陶：袁老板，你跟我装什么糊涂你？

春 花：对不起，您认错人了，他真的不叫袁老板。

袁老板：他怎么了？

春 花：他大概累了。

袁老板：哦，累了，人都会累的。

老 陶：（险些跌倒，摇头，镇静一下。指袁老板）袁老板！（指春花）春花！一个人长得像

也便罢了，怎么可能两个人都长得那么像呢？你们说，你们是不是一块商量好了来

这儿约会的？

两 人：是，我们是商量过了。

老 陶：你们是怎么来的？

袁老板：我们是走路啊。（作走路状）

老 陶：走路比我划船还快？

春 花：对不起，我是早来了一会儿。

袁老板：对不起，我是晚到了一点，因为我们两个的家里有点事情。

老 陶：你们两个都已经成家了？

两 人：是呀！

老 陶：啊－－我死！我死！......

两 人：（拂袖）放轻松－－放轻松－－（老陶很快平静，但颓丧坐在一边）

袁老板：（看春花）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

春 花：他大概难过，因为他老婆。

袁老板：（对老陶）你老婆怎么了？

老 陶：（指袁老板）我警告你不要再提我老婆了！

袁老板：（点头答应。对春花）他老婆怎么了？

春 花：他说他老婆偷人。

老 陶：啊－－我死！我死！我死！我死好了！

两 人：（拂袖）放轻松－－放轻松－－（老陶平静）

老 陶：你们在里边住了多久了？

袁老板：一直都住在这儿。

老 陶：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

袁老板：因为我们的祖先带我们来的。

老 陶：祖先？

袁老板：是。（从一布景后走出）我们的祖先，有一个伟大的抱负，是他们带领我们来到这

块美丽的园地，让我们这些延绵不绝的子孙在这里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......

老 陶：你们的祖先为什么会进到这里来？

袁老板：哦，他们哪，他们已经不重要了。因为他们的理想在这里开花，他们的抱负在这里

结果。所以，我们的左手拿着葡萄，右手捧着美酒，嘴里含着凤梨。......（春花模

仿袁老板）

老 陶：那不成了猪公了吗？

袁老板：（似乎清醒过来）哦，哦，我们就不谈这些无谓的问题了。您既然来到这里，我们

很欢迎。不如，到我们家里，烧几个小菜招待你。（对春花）家里还有点小鱼干吧？

（竖小拇指）

老 陶：（暴躁）啊－－太残忍，太残忍了！（又看见）啊－－

袁老板：来呀！要是你真有什么问题，就在这儿轻松一下吧！

春 花：来呀！

老 陶：袁老板，春花，我住在你们两个家里我怎么轻松得了？

两 人：（架起老陶）走吧！

老 陶：袁老板！

两 人：忘掉袁老板！

老 陶：春花！

两 人：忘掉春花！

老 陶：这是什么地方？

两 人：桃花源！

老 陶：桃花源－－

〔音乐起。三人愉快起舞。捉迷藏。一人拿大幅纸，上写"时间愉快地过去了"，交叉步走过。三人在舞台上转来转去。暗恋组的人上来。三人突然发现。音乐熄灭。〕

导 演：今天非要把问题解决了。

袁老板：怎么解决？我没有看过这种事情。

老 陶：把人吓一大跳。

云之凡：慢慢说，我们排了一整天，一直在受到干扰。

袁老板：受干扰不是我们的问题嘛！

江滨柳：要想个办法解决嘛，是不是？

袁老板：怎么商量，怎么解决，你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我的处境。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内忧外患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？啊，我好好一出喜剧，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的！

导 演：好，老弟！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说。我看你的喜剧，我好痛心哪！我最崇拜陶渊明

了！

袁老板：好好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不讲我也不讲。我看你的悲剧我很想笑！

导 演：什么话？

袁老板：什么话！你自己看看，一个快要死的病人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嘴里哼着歌去荡秋千啊！

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还有山茶花，山茶花怎么演？你演给我看，你演，你演！

导 演：他看过戏没有啊？

女 人：（舞台上空跑过）没有－－（大家往空中看）

云之凡：到底怎么样？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嘛！

袁老板：解决？怎么解决？我现在时间根本不够。我来不及了你懂不懂啊？

云之凡：我们也来不及了呀！

女 人：那大家都来不及了！（众人看空中，唯有袁老板对观众）

袁老板：那怎么办啊？

女 人：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

袁老板：好好，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急嘛，好不好。我们这样办好不好？我们把舞台分成两半，我们在那半排戏，这半你们看该怎么办怎么办。

导 演：什么？一半一半，没听说过。

云之凡：就这样吧！（拉导演下）

导 演：这怎么可以呀？

〔导演、云之凡下。顺子拿一卷尺，递给袁老板〕

袁老板：谢谢。

〔分场地。暗恋病床等上。黑灯〕

第五幕

〔灯光亮起。音乐〕

护 士：你醒了？怎么又在听这首歌呀？我跟你讲过多少遍，不要再听这首歌，每次听了心

情就不好。关掉好了。（关音乐）

江滨柳：这好听啊。

护 士：这有什么好听？我听了这么多遍还不知道它唱什么。你看你，每一次听完这首歌就

这样。

江滨柳：没有办法啊。

护 士：你不能老想那件事啊！你算算看，从你登报到今天，都已经（数数）五天了！你还

在等他，我看不必了耶。云小姐第一天没有来，我就知道铁定她是不会来了！（踹

石头布景，老陶躲开）再说，云小姐还在不在世界上都不晓得，你干吗这样子嘛！

对不起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云小姐如果真的来的话，事情可能会更麻烦。

因为你可能会更难过。那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子啊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，多好！

〔江太太和春花上。两人一起往石头上放东西〕

老 陶：来吧。

江太太：我今天去医院交钱，小姐又跟我说什么，都下班了，明天再来交吧。我每天都在医

院里交来交去，交来交去。（老陶来回走）

老 陶：这个地方真好！（怕越界。江滨柳下床，上轮椅）

江太太：你要下来你就说嘛！

江滨柳：你先回去吧。

老 陶：芳草鲜美......

江太太：我回去感什么呢？（推轮椅，撞到春花坐的岩石布景，江滨柳跳下来）

春 花：干什么呀？

江滨柳：（对江太太）干什么你？

老 陶：落英缤纷！嗳！

江滨柳：嗳！

春 花：干吗叹气呢？这儿不是很好吗？

老 陶：这儿虽然好，可是我心里面仍然有许多跨越不过的障碍。

护 士：从哪里开始啊？

导 演：从关录音机开始。

春 花：怎么了，来这里这么久，没看见你高兴过啊。

护 士：每次听完这首歌都这样。

江滨柳：没有办法啊。

老 陶：我想家。

护 士：你不能老想这件事呀。

春 花：来这里这么久了，回去干吗呢？

护 士：你算算看，从你登报到今天，都已经......

老 陶：多久了？

护 士：五天了！

春 花：好久了！

护 士：你还在等她，我看不必了耶！

老 陶：我怕她在等我。我想看她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来。

春 花：她不一定想来呀。

护 士：自从云小姐第一天没有来，我就知道铁定她是不会来了。

老 陶：不，她会来。

春 花：她可能把你给忘了。

护 士：再说，云小姐还在不在世界上都不晓得，你干吗这样子嘛。

老 陶：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

春花、护士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
〔袁老板上〕

袁老板：哪个意思啊？

老 陶：大哥！

袁老板：你们在聊些什么呀？

春 花：我在跟他说，他的那个既然已经把他给那个了的话，那么整件事也就那个什么了。

他也不会那个什么了。

袁老板：噢，不要回去。你回去只会干扰他们的生活。

护 士：我是说云小姐如果真的的来的话，事情可能会更麻烦。

老 陶：这话怎么说？

护 士：因为你可能会更难过。

老 陶：不会。

袁老板：（推老陶过界）你说到哪里去了？

护 士：那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子，暗暗静静地过日子，多好！

〔江太太上〕

江太太：我今天去医院交钱，小姐又跟我说什么，都下班了，明天再来交吧。我每天都在医

院里交来交去，交来交去。

老 陶：我回去看一下就好了。

袁老板：你回去想得到什么呢？（江滨柳想抓住轮椅，但没抓到）我看你...你...你...你抓不

到了。

江太太：（和护士去帮他）你要下来你就说嘛！

老 陶：我还能说什么好呢？

袁老板：没有事最好不要回去。

江滨柳：（轮椅上）这儿没你的事儿了，你回去吧！

江太太：我回去看一看就死心了。

江滨柳：这儿没你事儿，你先回去了。

袁老板：不要回去，回去只会惹事。

江太太：我留下来陪陪你嘛！

江滨柳：（对袁老板）你快回去吧！

袁老板：（对江滨柳）我不许你回去。

江滨柳：你快点回去吧！

袁老板：我警告你不要回去。

江滨柳：我命令你快点回去！

袁老板：打死我我也不会走。

江滨柳：你混帐啊，你们都给我走啊你们！

袁老板：我看他妈的谁敢动！

〔导演上，副导演上。女人上，朝众人洒花。〕

导 演：停－－

袁老板：不要再停了！（痛苦）

导 演：袁老板！

袁老板：我不叫袁老板！

导 演：大导演！你到底还有几场戏要排？

袁老板：我现在是这样的，他要从桃花源回到武陵家里，我就剩这么一场戏了。

老 陶：对。

导 演：就一场戏。我们让，你们先排。

护士等：为什么是我们让啊？

〔导演下。众人迅速布景。灯光暗下〕

第六幕

〔春花家。灯光亮起。风扇吹起花瓣，凄凉，艰苦，凋敝。尿布片儿〕

春 花：天天屎尿布，这是什么日子！一天到晚不着家，这是什么男人！这是什么家，这根

本就不是家！什么什么美丽的田园，什么什么绵延不绝的子孙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

看这根本就不是尿布！（接住一块尿布，摔在地上，踩）压死你，我压死你......

〔袁老板着破衣烂衫上，手拿酒瓶〕

袁老板：干什么！不要吵了－－不要吹了－－（风扇停止）吹，吹，没事儿吹，整天吹。吹

个什么东西－－（坐下）

春 花：（到袁老板身后）昨晚去哪儿了？

袁老板：手气不好你不要问。

春 花：又去鬼混！

袁老板：（打不开酒瓶）你不要管，我有我的办法！

春 花：办法？你也不去找个事儿做呀？

袁老板：（起身，放下酒瓶）我？我这个人，我这个长相，我这个样子，我去找个事儿做？

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我有一个伟大的－－

春 花：（打袁老板，打断）现在还来这一套！

袁老板：（苦闷）你为什么总是在我最那个的时候就偏偏来一下这个嘛你？

春 花：你自个也不想想，当初如果不是你那个的话，现在怎么会这个呢？

袁老板：我哪个什么了？我看还是你什么了，你心里还在想你以前那个！

春 花：哦－－那个呀！他不是已经那个了吗？

袁老板：他昂了没错，可是他已经那个了你还要对他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呢？

春 花：我那个什么了？

袁老板：你每天在我面前烧的那个什么烂东西呀，烧那么多他用得完吗？

春 花：好！（走到后台，抓纸钱，扔）既然那个什么了，那我就把它那个掉好了。可以了

吧？－－

袁老板：没有用，没有用！你没用办法抹掉他在这个屋子里的阴影！

〔老陶持橹上〕

袁老板：我知道，他还在你的心里，那个来，那个去。（老陶在后景走动）我常常感到他的

幽魂，就好像是站在这个屋子里一样，（老陶进屋）在那里晃过来，晃过去，（老陶

走动）晃过来......（转眼见老陶）

老 陶：春花。（两人惊惶失色，过前台，躲在一角）我回来了。

春 花：你回来干什么呢？

老 陶：春花，我回来的目的是想把你一块带走。

袁老板：完了，完了！

老 陶：怎么了，袁老板？您也想一块去吗？

袁老板：我就知道他放不过我！（颤抖，跑开）

老 陶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想你们两位是误会了吧，以为我......没有，没有。我想，我应

该向你们两位解释一下。好，我就把这话从头说起吧！那年，我不是到上游去了嘛，

然后，缘溪行，就忘路之远近了。

袁老板：（对春花）他已经上了黄泉路了。

老 陶：快到水源的时候，我还遇上了一个漩涡。

袁老板：（对春花）他就是在那儿完蛋的！

老 陶：这时我发现一个山口，隐隐约约地有光。

袁老板：（对春花）阴曹地府的幽光！

老 陶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船舍弃了。

袁老板：要舍，要舍，什么都带不走了！

老 陶：然后我钻到一个黑黑小小的洞里去，

袁老板：黑，黑！

老 陶：挤呀挤呀，出来之后，就豁然开朗。

袁老板：他解脱了！

老 陶：原来这里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

悉如外人。

袁老板：（对春花）鬼看见鬼，就跟人看见人一样！

老 陶：我和那里的人们，每日歌舞升平，怡然自乐。

袁老板：（对春花）群魔乱舞！

老 陶：好美呀！

两 人：好恐怖啊－－（跪下）

老 陶：春花－－袁老板－－（吓得两人连连后退。老陶欲摸两人，两人皆念咒语）

袁老板：没用啦！（老陶手按两人，两人倒地）

老 陶：你们怎么了？

袁老板：（抬头）我们死了。（趴下）

〔音乐起，凄凉〕

袁老板：（与春花突然打、咬老陶）老陶，你没那个？

春 花：你没那个？（老陶摇头）那这么多年你都消失到哪儿去了？

老 陶：桃花源。

两 人：花源－－桃－－花－－源！没听说过。

袁老板：（拽起欲倒的老陶）那是个什么地方？

老 陶：桃花源是一个......（比划，终于解脱似的）呵，桃花源是一个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

的好地方。多少男女老幼，多少年来，都在里头没有出来过。

袁老板：他们被关在里面？

老 陶：何必让他们出来了？

袁老板：对，他们不该出来。

老 陶：他们是因为避乱才进去的。我问他们外面的事儿你们知道吗？他们都不知道。我问

他们说，现在外面是什么年头？他们也不知道。呵，这些人真是，今是何世，乃不

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

袁老板：（对春花）他彻底完了！（对老陶）那么，你跟里面的人一样，嗯？

老 陶：对，对，对。啊不！他们的境界要比我高多了。

袁老板：我的天哪！他在里边还算是轻微的。

春 花：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

老 陶：我是经过一番挣扎，和自我检讨之后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

袁老板：我尻，还开会呢！

老 陶：（走向两人，两人随进退）这些年来，我发现很多事情，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，

看起来好像走投无路了，可是，只要换一个观点，就可以立刻获得一个新的方向。

（两人绕到老陶身后）有的时候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。（后退）这

时候，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可以面对自己。

（两人从布景后绕回）

老 陶：袁老板，你觉得怎样？

袁老板：我觉得很累。

老 陶：哦，累呀，来，喝点水吧。（走到桌后面，坐下）回家的感觉真特殊啊。

（两人坐下，春花在老陶右首）

袁老板：是不一样，啊。

老 陶：袁老板，您是常来我们家－－玩儿？

袁老板：玩儿遍了。（春花用杂物砸向袁老板）我是路过。（砸）我是在人生的旅途上暂时路

过。

春 花：（起身）路过？那你当老娘这儿是客栈呀？

袁老板：（起身）为什么我每次讲话都顶我嘴，难道你当外人的面就不能给我一点面子？

春 花：什么外人哪？

袁老板：他！（指向老陶，老陶尴尬）

老 陶：没关系，两位请坐。真的没关系。（两人坐下）我这次来本来是想把春花带走的。

可是你们两个......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一块去，真的没关系。不管了，我们就是

可以一块儿去嘛！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。里面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那么和平，

每一处景像看到眼睛里都像是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每一个声音传到耳朵里都好像

是从远方传过来的一种美丽而且动听的音乐。（孩子哭声）

春 花：孩子哭了！（去抱孩子）

老 陶：袁老板，这孩子......

袁老板：春花的！

老 陶：哦。

袁老板：（春花抱孩子上）你把孩子抱出来干什么？

春 花：孩子哭呀。

袁老板：这孩子真烦呐！你不会给他两巴掌，要不就喂他两口奶。（老陶爬上桌子看孩子）

春 花：可他这样子，不像是要吃奶呀！

袁老板：哎，孩子哭了还有什么？他不是要吃奶，就是要拉屎！

春 花：你懂不懂小孩儿？

袁老板：我不懂小孩儿？我从小孩儿长大的，我不懂小孩儿？

春 花：你懂个屁！

袁老板：好，我是屁。

春 花：本来就是个屁！

袁老板：本来就是个屁。

春 花：屁到底！

袁老板：屁到底。我屁到底干什么？－－当初我叫你不要生，你偏要生；现在你们俩把我锁

在这里，让我走不了！

春 花：谁要是谁的，谁要是谁的？（把孩子抛向空中，却落在老陶怀中。两人向老陶逼要

孩子，却都只说不接）把孩子交给我......

袁老板：老陶，把孩子交给我！不要伤害无辜的小生命啊！你还算是个人吗？你怎么搞的，

都是你，叫你不要把孩子抱出来，你抱出来，你自己看，后果是什么！（老陶将孩

子放在桌上）

春 花：你说是我要把孩子生下来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就把孩子摔死掉！（抱孩子下）

袁老板：我的孩子不准你摔！（跟下。老陶拿酒瓶，却又掀不开盖子。两人争吵，说要杀了

孩子。老陶凄冷地走下桌子，拿起橹，向天呼号）

春 花：（画外音）我摔！

袁老板：（画外音）你摔我就踩！

春 花：（画外音）我踢！

袁老板：（画外音）你踢我就踹！

〔音乐，忧郁。老陶下。老陶复上〕

老 陶：（划船，号子）哎，我的记号呢？我的浮标呢？

〔管理员上〕

管理员：（摇着钥匙）时间到了，收了，收了！

〔暗恋组上〕

护 士：可是我们的戏还没有排完呐！

管理员：你们还没有排玩戏关我什么事啊？收了！

副导演：先生，拜托你，我们已经受了一天的干扰，你再给我们十分钟，让我们把戏排完好

吗？

老 陶：就是，再给他们十分钟嘛！

副导演：十分钟，就十分钟。

管理员：十分钟，十分钟！我这辈子不知道等了多少个十分钟了！不行！收了，收了！

〔女人上〕

女 人：刘子骥！你走不了了！（到管理员面前，把花瓣撒在他身上，直至把他赶下）

江滨柳：抽屉里的信封是给你的。（江太太开抽屉，拿出信封）打这个电话给陈律师，让他

赶快把咱们的房地产，转到你的名字下去。

江太太：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嘛！

江滨柳：这张你不知道。这是我的一张保险单，十五年到期，还差两年。到时候就可以凭这

张单子去领钱。这是我东北老家的地址，里边还有两张飞机票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

就可以和孩子把我带回去。

江太太：你现在有病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嘛！你就是想太多了。我推你走一走。

江滨柳：美茹，你......你先回去把要办的事儿都办了，啊！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，不要紧。

江太太：你不要太固执了，你就是想小孩子一样。我推你走一走。

江滨柳：美茹，你先回去把要办的事儿办了。我不要人陪我，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可不可

以呀，我不要人陪我，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可不可以呀美茹！

〔门帘后，老年云之凡上。护士为她撩开门帘〕

云之凡：请问，有没有一位江滨柳先生？

护 士：江太太，我陪你去把药钱交了好不好？

〔江太太和护士下〕

云之凡：我是看到报纸来的。你的身体......

江滨柳：我不知道你一直都在台北......

云之凡：我也不知道。这围巾......

江滨柳：这些年，天冷了，我就一直围在身上。

云之凡：你一直住在台北？

江滨柳：民国三十八年年初就来了。我些了很多信到你昆明老家里。都没有消息。

云之凡：三十八年，我重庆的大哥大嫂就决定把我带出来。我们经泰国到河内，

过了两年，到台湾。就住下了。

江滨柳：你什么时候看报纸的？

云之凡：嗯？

江滨柳：你什么时候看的报纸啊？

云之凡：今......登的那天就看到了。

江滨柳：身体还好？

云之凡：还好。

云之凡：去年动了一次手术，没什么，年纪大了。前年都做了外婆了。

江滨柳：我还记得...你留那两条长辫子。

云之凡：结婚第二年就剪了。好久了。

江滨柳：想不到，想不到啊！好大的上海，我们可以在一起。这小小的台北......

云之凡：（看表）我该回去了。儿子还在外面等我。（起身走）

江滨柳：之凡......这些年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

云之凡：（侧脸）我......我写了很多信到上海。好多信。后来，我大哥说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，就要老了。（转回身）我先生人很好。他真的很好。（江滨柳伸手，两人握手）我真的要走了。（出门）

〔音乐，周旋。暗恋下。女人上。〕

女 人：那一年，在南阳街，有一棵桃树。桃树上面开花了，刘子骥，每一片都是你的名字，每一片都是你的故事。〔管理员上〕

管理员：小姐，走了！走了！

女 人：刘子骥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！（撒花，管理员下）

〔台上只剩下这个女人。女人旋转着，抬头，仰臂。〕

女 人：刘子骥－－刘子骥－－刘子骥－－啊－－啊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〔灯光暗下。灯光亮起，谢幕。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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